
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　闻雪友

Wen Xueyou

闻雪友 舰船燃气轮机专家 。 １９４０ 年 ９
月 １４ 日出生于上海 ，原籍浙江省慈溪县 。 １９６２
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。曾任中国船舶重工集
团公司第七 ○ 三研究所总工程师 、所长 ，研究
员 、博士生导师 。 长期从事舰船及工业燃气轮
机的研究设计工作 。 曾任我国第一台航空改装
大功率舰船燃气轮机的技术负责人 ，我国第一
台第二代舰船燃气轮机的代总设计师 ，现任新
型国产化舰船燃气轮机的总设计师 ，为我国舰
船动力现代化作出贡献 。 在热能动力工程方
面 ，在国内首先研究建成双工质平行复合循环
电站 ，并推广应用 。 担任 ８６３ 项目“１０MW 高
温气冷反应实验堆”二期工程中我国首次研制
的“氦气透平压气机组”子项目的总设计师 。 获
全国科学大会奖 ，国家科技进步奖 ，国防科学技
术奖 ，军队科技进步奖 ，中船总公司科技进步奖
等多项 。 ２００５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当我呱呱坠地浑然不知时 ，母亲已给我取
好名 ，雪友 ，意为“岁寒三友”（松 、竹 、梅） ，不料
此名竟与我的人生之路结下不解之缘 。

很幸运 ，从小学到大学都能在较好的学校
中度过 。

小学高年级的劳作课在劳作室上 ，每两人
共用一套工具（锯 、锉 、锤 、凿等） ，可以自己动手
制作 ，很喜欢 。 也许因为有这点经历 ，中学时自
己制作了蹩脚的船模在小河里航行 ，有了兴趣 ，
由此考入了上海交大船舶动力系 。

１９５７ 年进交大后 ，尽管那时搞运动多 、停
课多 ，但交大的学习风气还是很浓 ，很用功 。同
班同学中有位校管乐队第一小号手 ，极力怂恿
我报考管乐队 ，没想到凭着小学音乐课学五线
谱的那些残留记忆居然考进了 ，吹圆号 ，到高年
级时还被培养为乐队指挥 。 当时上海交大艺术
团很有声望 ，常被邀请赴各企业 、院校和部队作
慰问演出 ，因此养成了见缝插针复习 、做功课的
习惯 。

１９６２ 年大学毕业 ，分配到部队 ——— 刚组建
不久的国防部第七研究院（中国舰船研究院）第
七 ○ 三研究所（舰船动力研究所） 。从此告别大
上海 ，来到冰城哈尔滨 ，与北国之雪为伍 ，一心
一意从事燃气轮机研究工作逾四十年 。

刚进七 ○ 三所时印象极好 ，在大办公室内
只听到手摇计算器和电动计算机发出的嗒嗒之

声 ，人们间的谈话均是轻声细语 ，科研秩序严
格 、井然 ，试验设施完善 ，拥有一批富有经验的
工程技术人员和国外留学回来的专家 ，尤其是
李根深 、强国芳 、陈乃兴等行业内的知名专家 ，
即使是晚间 ，大多数人都仍自发地在学习 、工
作 。 可惜好景不长 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以后就
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情景 ，但“文革”前的四年工
作给自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。

１９６７ 年 ，上级决定将装轰六飞机的涡喷八
发动机派生为大功率舰用燃气轮机 ，这是我国
第一次尝试航机舰改之路 。 时逢“文革”之中 ，
为“革命 、生产两不误” ，两派协商出一个“技术
上 、政治上”均可接受的小分队赴现场开展设计
工作 ，我在其中 。 于是我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大
动荡中 ，于航空发动机厂里一心工作 。 在生产
服务阶段只留下两个人 ，为技术服务和促进生
产进度 ，我一年里跑穿了两双解放鞋 ，直到厂里
两派武斗 ，招待所大院成据点 ，厂区内枪声响
起 ，我们两人才“落荒而逃” 。

发动机制造完成后转至上海汽轮机厂试

验 ，工作组成员非常干练 ，每个专业一个成手 ，
队伍朝气蓬勃 ，一些新想法很容易得到大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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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并实现 。 我们做了大量有创意的试验研究
工作 ，例如 ：研制了八通道遥测仪在整机上实测
了动力涡轮叶片 ———轮盘系统耦合振动的振
频 、振型和动应力（在叶片和轮盘上） ，轮盘动态
温度场等 ，多项试验在国内均是首次进行 。

我第一次担任技术负责人 ，完整走完七事
一贯制全过程后 ，自觉在技术上收益良多 ，认定
路应该这样走 。 此后 ，由我担任技术负责人的
型号研制项目 ，我的工作模式大体均如此 。

样机研制成功 ，准备转入装备生产时 ，有意
思的事情发生了 。向来不肯向我国出口舰船燃
气轮机的某海军大国的著名公司主动表示可卖

给我国某型船用燃气轮机 。 当双方谈判进展到
后期时 ，另一个海军强国的著名公司又主动表
示可以向我国出口更先进的船用燃气轮机 。
“点”踩得很准 ，于是新一轮的谈判开始并最终
达成 。 及至“六四”时重又联合制裁 、禁运 ，这是
后话 。 这一经历使我强烈地感受到 ，像舰船燃
气轮机这样的重大装备 ，想依靠西方发达国家
是不行的 ，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！

我先后担任了三个型号舰用燃气轮机研制

工作的技术负责人 ，历时近三十年 ，经几代人的
努力 ，结束了我国大中型水面舰艇无国产大功
率舰用燃气轮机可用的历史 ，迎来了我国舰船
燃气轮机事业的第二个春天 。

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，随着国防科技工业战
略任务的转移 ，研究所要探索“军民结合”“以民
养军”的新路 。 １９８４ 年 ，我对美国程大猷先生
提出的双工质平行 — 复合循环产生浓厚兴趣 ，
做起了前期工作 。 １９８７ 年立项 ，我所与哈船院
组成联合课题组 ，１９８９ 年完成了小型工程示范
装置并迅即推向工业应用 ，要把南山电厂三台
二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（当时 ，这是电厂的全
部 ！）改造为“双工质”机组 ，厂方总投资逾数千
万 。 １９９２ 年初的一天 ，一切就绪 ，就在准备开
始“双工质”运行试验前意外发生了 ，在恒定的
运转中输出功率出现突降 。 停机后发现整圈涡
轮叶片均在离叶顶三分之一处断裂 ，重大事故 ！

专家们分析的疑点均集中在加装的蒸汽回

注系统上 ，因为客观事实是发电机组一直在正
常地调峰发电 ，事故的当天唯一差别就是加装
了全部蒸汽回注系统 ，尽管并没有投入运行 。

办公室里终于响起了电厂总经理来的电

话 ，我飞赴深圳 ，向专家们详细报告国际 、国内
研究情况及对故障原因分析 ，接着是背靠背讨
论 。 多数专家认同了分析意见 ，但存疑者的问
题仍接二连三 。 那段时间里我们是有问必答 ，
能用试验验证的就立刻创造条件进行 ，春节也
是在试验室里度过的 ，高压之下人变得亢奋 、聪
明起来了 。

总经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。 下 ，经济损失
在眼前 。 上 ，如果故障再现 ，那是最糟糕的结
果 。 我们俩作了坦诚的交谈 ，此后对我仅是难
熬的等待 ，最终总经理顶住了 。 当回注蒸汽唱
着歌儿进入主机时 ，胜利的大门也随之敞开 。
测量表明机组功率提高 ３０ ％ ，耗油率降低
１５ ％ ，远优于合同规定值 。 我非常钦佩和感激
这位总经理和南山人 ，如果项目夭折 ，不仅造成
重大经济损失 ，而且在技术上也难有昭雪之日 。
后来 ，该项目被国家科委定为重点技术推广
项目 。

我从事舰船／工业燃气轮机装置研究工作
４５ 年 ，一直活跃在研制工作的第一线 。 经历仿
制 、自行设计 、航机派生和国际合作 ，走过多个
从设计 、试验 、生产服务 、总装 、调试到装舰或工
业应用的大循环 ，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 ，积累了
宝贵的工程实践经验 ，见证 、经历了我国舰船燃
气轮机发展的主要过程 ，并为之而奋斗 ！

年轻时喜欢众多的体育运动 ，缘于小学 、中
学体育教师的认真负责 ，缘于大学同班同学中
有一位排球国手 、一位校棒球队长 。 大学时喜
欢音乐 ，缘于我哥哥是一位音乐翻译 ，缘于我茫
茫然进了艺术团乐队 。 虽无一突出 ，却足以调
节身心 。 未料及的是居然工作后也有效用 ，长
驻上汽厂时被邀担任乐队 、合唱队指挥 ，包钢劳
动锻炼时被指定加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，即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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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国际交流中也有良好效果 。 任七 ○ 三所所长
时 ，感觉研究所就像个交响乐团 ，所长就是指
挥 ，协调各部门奏出和谐 、美妙的乐曲来 。

工作紧张 ，生活丰富 ，兼容两者 ，虽显得忙
碌 ，但并不感到太累（似乎还有活跃思维 、提升
团队精神之功效） ，也许是因为分别使用左 、右
半脑的缘故吧 。 看来不偏课的学习模式也有其
优点 ，学皆有用 ，只是不知道何时显现罢了 。

当你热爱所从事的事业时 ，工作会成为一

种乐趣 。 冥思苦想后茅塞顿开之际 ，乘着军舰
在海上乘风破浪之时 ，越过戈壁 、沙漠新项目开
发成功的刹那间 ，团队欢聚喜庆胜利的一刻 ，油
然而生的喜悦 、自豪之情足以一扫研制过程中
各种困苦的感觉 。

现在 ，高温气冷反应堆闭式直接循环中氦
气透平压气机组的研制 ——— 一个新的挑战又在
面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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